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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红娟

琴 心
一

残阳从宽阔的江面上褪去，渐渐隐入对岸的丛林。

在江边守了一天的钓翁已收竿回家。天色已暗，山上的

杜鹃独自在暮色中灿烂。七里滩的潮水已退，江水汩

汩，缓缓而淌。不知何时，一弯淡月在宽阔的江面上升

起。月色清幽，静静地照拂着睦州的山川民居。这是一

个江清月静的夜晚，三山塔上的钟声铛铛铛地响了数

下。

宋景佑元年（1034年）的一个春夜，睦州郡所内，烛

火通明。46岁的新任知州范仲淹命厨房略备酒菜，邀

请了几位幕僚好友与僧人来公署小聚。几杯薄酒下肚，

诸人心情畅快，一致邀请范仲淹抚琴助兴。

此次虽被贬睦州，但范仲淹一路行来，心情随着景

色不断变化，舟行陆替，行程中留下不少诗作，尤其是睦

州清丽的山水，激发了他疲惫已久的心。酒助雅兴，范

仲淹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走到琴桌前，抬头望了望窗

外的明月，月儿如勾，月色清幽，时不时有淡淡的片云飘

过。看着迷人的夜色，范仲淹微熏的脸色泛着红光。仆

从在琴旁点了一支细香，轻烟袅袅，范仲淹定神回忆了

白天去探访过的严子陵钓台，然后端正身姿，调整心绪

与呼吸，对准徽位，弹起他一生中最爱的曲子《履霜操》。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这样的有趣记载：“范文正公

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履霜》曲音，忧伤却坚定。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范仲

淹被召回京，担任右司谏。当时仁宗与郭皇后不和，偏

听偏信，决定废后。事实上郭皇后是一位正直而有见地

的女子。范仲淹认为“郭后无故不可废”，结果被仁宗皇

帝一纸诏书，贬到睦州，这是范仲淹人生中的第二次被

贬。

睦州别称桐庐郡，位于浙江（即钱塘江、富春江）的

上游和新安江的下游，辖区包括当时的淳安、遂安、建

德、寿昌、桐庐和分水六县，辖境相当于如今的建德市、

桐庐县和淳安县，州治曾设于桐庐，后迁往建德市梅城。

景佑元年（1034 年）正月，范仲淹带领家眷离开汴

京，其间经过颖河、淮河、钱塘江和富春江。那天，他们

的船正行淮河上，遭遇狂风大雨，波浪翻滚，差点把船掀

翻，坐在船上的妻儿吓得纷纷抱怨行程艰难。面对妻儿

的埋怨，范仲淹自信地认为自己对国家一片忠诚，不会

像屈大夫那样有葬身汨罗的下场。想到这段惊险的经

历，他写下了《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表达了他对

在旅途中遇见风险，其实也是他人生仕途上风波迭起的

反映。在各种凶险的波浪和风险面前，范仲淹始终以积

极豁达的心态面对，“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折射出

他关爱别人，拯救他人的品行和风范。

四月中旬的江南，春意正浓，杨柳依依，草木清新，

花含笑，水润媚。范仲淹经过三个多月和三千多里水路

的长途跋涉，终于疲惫地到了令他向往已久的严陵之

地。

睦州一带，虽然山多地薄，人口稀少，但自然风光似

诗如画，孕育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还诞生了文学史上独

一无二的“睦州诗派”，仅唐朝就有皇甫湜、方干、徐凝、

李频、施肩吾等大诗人。这里的山水和人文，都是他心

里仰慕的。

赴任之初，他心中郁积着诸多不解和愁怀，心想自

己忠心相谏，却被奸臣所阻。然而一路行来，尤其是到

了富春江严陵胜境，所有被贬的不快和郁结都被这里的

明山秀水一一化解了。于是，到桐庐郡后他便以乐观的

心态一气呵成写下了《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这里的江山

云水，这里的沧浪溪水，这里的鲈鱼白鸟，都让人素心悠

然、怡身养病。这十绝，是他在桐庐郡的大自然中陶冶

性情的真实写照，他庆幸自己与这一方水土有缘。因

而，到任不久，便给恩师晏殊写了一封信，信中描写了桐

庐郡的自然奇胜，以及他在桐庐郡与幕僚章抿、阮逸和

僧人、野客等写诗弹琴、乐而忘形的生活状态。书信的

字里行间充溢着饱满的情感，逸兴高远，丝毫不在吴均

的《与朱元思书》之下。

“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谁相和，寥寥鹤在

阴”（《斋中偶书》）。研《易经》，操古琴，是范仲淹的两大

终身爱好。无论在桐庐郡还是其他地方，这两大爱好始

终跟他不离不弃。

这晚，月夜下饮酒弹琴的雅兴，正是《与晏殊书》和

《斋中偶书》诗的生动还原。

收回那野马般跑远的思绪，范仲淹将目光聚焦在古

琴上，又弹了一遍《履霜操》，轻灵的琴音仿佛严陵溪的

潺潺清流和泠泠春水；上行下行，灵活的走手音恰似严

子陵的高风。有人评价范仲淹，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又以《履霜》一曲尽得千

年风雅。

在桐庐郡任职期间，范仲淹除了公务修建严子陵祠

堂、做泽惠乡民的好事、在公暇时间赋诗弹琴外，还游览

乌龙山，探访方干故里。他以这里的山水为对象，写了

气势非凡的《潇洒桐庐郡十绝》。十首诗的每首都以“潇

洒桐庐郡”开头，春茶、画楼、隐泉、清潭、莲花……这里

的“神仙境”，充分陶冶了范仲淹的性情，桐庐更因范仲

淹有了一个响亮的前缀词“潇洒”。

诗言志，琴言心，潇洒桐庐郡，使范仲淹这位忧国忧

民的政治家诗兴大发，也令他琴意更浓。

二
夜已深，诸人尽兴而归。

清澈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范仲淹的卧室，落在他

的枕边。范仲淹躺在床上，思绪万千，今晚的琴酒雅兴，

让他兴奋得失眠了，想到从汴京来桐庐郡的日日夜夜，

尽管时间不长，但这里的山水和人文足以让他频频咀

嚼。哼着《履霜操》的旋律，就着清亮的月色，他轻轻打

开青壮年时代爱琴、学琴、赏琴的记忆之门。吱呀一声，

两扇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范仲淹两岁，父亲范墉因病去世。他们孤儿寡母，

生活陷入困境。母亲只得带着他再嫁到山东淄州长山

县令朱文翰家，取名朱说，直到他入仕后29岁那年，才

奉母命还范姓，改回姓名。

二十岁那年，范仲淹曾远游陕西，结识了鄂县（今河

南睢县西北）名士王镐。

“王镐善琴，其清而贤，隐而未出。平日里袭白衣、

跨白驴，枕琴籍书，纵饮浩歌，优游云泉，有嵇阮之风。”

他欣赏、羡慕王镐袭白衣、跨白驴的魏晋风度，并因王镐

结识了河南汝南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浙江临海精于

易学的道士屈元应。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但都爱好和精

于古琴。那段时间，他们朝暮相处，弹琴弦歌，生活虽

苦，但因为有琴，精神却无比自由快慰。

一天，范仲淹住在王镐的别墅中。那晚，夜色朦胧，

万籁俱静，月儿高悬，云意悠闲，翠色万迭。他突然听到

悠扬的笛声从西南方向依山而起，声音盖满了整个林

壑。当时，只觉得天地人等万物浑然在一片冰壶之中，

这让他惊异万分。一同赏月的王镐告诉他说：“此一书

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凡四

十年矣！”范仲淹不由感叹：“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

乎外哉！”这才是真正的隐士之乐啊，他惊羡老者的超然

于物外。

对这晚的印象之深，甚至当他57岁时，仍满怀深情

地回忆当年和王镐、周德宝、屈元应等琴友的来往。他

在《鄂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写道：“相与啸傲于鄂、杜（今

陕西西安市南）之间，开樽鸣琴，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

之语”。青少年那段诗琴弦歌的时光，这段与王镐的相

识，并与道士交游的经历，深深影响着他的一生。他一

生爱琴，自称“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

曲”得益于跟他们的交往。

二十一岁时的范仲淹，在长山附近的醴泉寺读书。

他认为一个人非刻苦不能有成，每天只煮一盘粥，凝结

后分成四块，早晚拿两块粥冻，夹着几根切碎的咸菜，点

盐吃，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了近三年。他的《荠赋》诗流露

了独特的志趣：“陶家翁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入口中，嚼

生宫商角徴”。对范仲淹来说，无论走到哪里，茶饭可以

不思，但琴剑必须随身。他在《和杨畋孤琴咏》里表达了

对琴的喜爱：“爱此千里器，如见古人面。欲弹换朱丝，

明月当秋汉，我愿宫商弦，相应声无间。自然召南风，莫

起孤琴叹。”或许，琴是他与天地沟通的最好方式。

两年后，他到南京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读书。

应天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藏书

数千卷。这里的学习环境令范仲淹如鱼得水，不思昼

夜。五年的刻苦攻读，终于列榜。其间的生活虽然艰

苦，但有诗书琴画相伴，却乐在其中：“白云无赖帝乡遥，

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

涧松何必怨山苗。”

这是他丁母忧期间，应恩师晏殊之请，执掌应天书

院时写给晏殊的诗。诗句连用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伯牙巧遇知音钟子期、左思赋诗山苗荫涧松等典故，来

表达他贫贱益奋不移安邦之愿、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

的胸怀，他以颜回那种直面人生、笑对苦难的精神鼓励

自己。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四十岁时，在晏殊的推

荐下，荣升为秘阁校理，负责宫廷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

理，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期间，他有机会与馆阁

文臣、当朝琴艺第一的宫廷乐师崔遵度结识，并师从崔

遵度学琴。

学琴期间，他曾向崔遵度请教，如何弹出感人至深

的曲子。崔遵度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崔遵度的

这一回答，成为日后决定中国琴风的千古名言，清雅和

润、静远淡逸，定下了中国古琴的基本风格。至明末清

初，江苏常熟有虞山派出，抉汉唐以来中华琴学之精微，

倡导“轻微淡远”之旨，崇雅黜俗，凡琴上取躁急之声、有

重浊之情者，不合淡远之旨、无有轻微之意，便不合雅正

之道，非古琴之“正音”。就此而言，筝笛琵琶之高亢、嘹

亮、急促和华丽，与清虚旷远、淡中有味的古琴音相比，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经过思索，范仲淹终于理解了“清厉而弗静，其失也

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

之道欤”。这也正是他的琴道观。

北宋琴家朱长文的父亲朱公绰是范仲淹的高足。

任过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的朱长文，对范仲淹特别敬

慕，他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

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

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君子抚琴，在于

中正平和，而非取悦他人，范仲淹虽然技艺一流，但弹奏

的琴曲并不多，他对琴理的领悟非常深刻。

范仲淹一生只弹《履霜操》一曲，此曲足以抚慰他屡

屡受伤而不屈的心灵。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呢？蔡邕《琴操》记载：《履霜

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

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伯奇被逐出家，清晨履霜，

自伤无罪，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

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

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故事中的

伯邦实可恶，伯奇令人同情。伯奇用琴声表达自己的心

声。

魏晋大琴家嵇康在《养生论》中云：“抚琴若心自适，

无弦亦可”。相传陶渊明不会弹琴，却要长年在家中放

一把无弦琴，每逢酒酣意适，轻轻抚摸，无声胜有声，不

失为灵魂的寄托。我以为，范仲淹弹《履霜操》也同此

境，白日辛苦，人事复杂，静夜抚琴，点一炉檀香，于袅袅

青烟中体味清虚旷远之境，身体得以暂歇，心灵得以超

越。

严陵滩边月色皎，范公府内花含娇。因操缦《履霜》

曲而失眠的范仲淹枕着月光，将青少年时代的成长道路

及自己对琴的痴迷情怀梳理了一遍，逝去的一幕幕跟琴

曲一样，沉静旷远，总是适时地荡漾在他内心深处。如

今已是中年的范仲淹，有缘潇洒在桐庐郡的钓台、千峰、

白云、清溪和沧浪里，对生命、国事和琴道又有了更深的

感悟。

三
夜寂静，天光微明，范仲淹仍无睡意，他想起了自己

第一次遭贬的经历。那是他在任睦州知州前几年的天

圣七年（1029年），由于上书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结果被

贬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做通判，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政治波折。

忆起在陈州任地方官时，他曾在一个仲秋之夜听当

地一位髙僧真上人弹琴，并作诗《听真上人琴歌》。诗

中，他以一个知音者和艺术家的手笔，声情并茂地描绘

了真上人丰富多彩、优美传情的琴声：“陇头瑟瑟咽流

泉，洞庭萧萧落寒木。此声感物何太灵，十二衔珠下仙

鹄”。琴声在他内心掀起强烈的共鸣，不禁泪如雨下，

“伏羲归天忽千古，我闻遗音泪如雨”。诗中，他还从一

个被贬之臣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家的视角发出了“乃知圣

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兴亡哀乐不我遁，坐中可

见天下心”，富于哲理的感慨和呼喊，这声响亮的呼喊折

射他心忧天下、爱民万物的政治家形象和海纳百川的胸

怀，这无疑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在音乐思想领域的独

见，难怪后人赞他不愧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伟

人。

有人读了《听真上人琴歌》，如此高度评价：“前有白

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后有范仲淹‘我闻遗音泪如雨’”。

据考证，古琴创制于虞舜时代的乐正夔，至今已有

四千多年历史，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先秦文

献即有古琴的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礼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等。中国古

琴，在汉魏就已经被作为一种“以琴载道”的道器，而逐

步脱离了单纯供人们娱乐赏玩的乐器技艺。那日，范仲

淹问崔遵度“琴何为是”，当崔遵度回答说“清厉而静，和

润而远”的观点，以及他《听真上人琴歌》发出的“乃知圣

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的呼喊，这些其实都是宋代

琴人，对中国古琴音乐理论的自汉魏以来的发展和贡

献。

回忆自己赏琴、爱琴、弹琴的一幕幕，范仲淹觉得自

己更喜欢在琴曲中思古。他在《鸣琴》诗中写道：“思古

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尧舜

二帝是远古时期的圣人，他们的德行受世人尊敬。《吕氏

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

治”。后人用“鸣琴”称颂地方官简政清刑，无为而治。

《鸣琴》诗恰恰反映了范仲淹崇古且追求中和之道的价

值取向，事实上这正是他多年为政之道的心声。

宦海人生，风云多变，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于琴

学理论，将音乐同治世之道、人生志趣联系在一起。他

在《与唐处士书》中提出了“琴不以艺观”的思想。文中

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

大乎哉！秦作以后，礼乐失驭，于嗟乎，琴散久矣！后之

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

焉。”可见，他所推崇的是上古的、也是理想中的圣人之

琴、中和之琴，他反对后世传者的“妙指美声，巧以相

尚”，反对把古琴当作“艺”来对待。他认为崔遵度琴艺

最值得称道的是“清静平和，性与琴会”，只有琴与人合，

人与音合，音与弦合，才能进入超凡脱俗的境界。

范仲淹所反对的这种琴艺，正是艺人琴，尤其是唐

代以来的艺人琴。他的这个观念，影响极为深远，直到

现在，仍有不少人在复述这个命题，坚持古琴不是乐器、

琴乐也不是音乐的观点。

“自古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然则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

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清·《五知斋琴谱》）

“琴这个东西，说它是音乐可以，说它不是音乐也可

以。因为向来弹琴的人，就不肯把琴当做一种艺术。说

它是合乎道的，一个拿来修身理性、导养延年的。”（彭祉

卿《从现代音乐上论琴》）

琴是载道之器，非音乐艺术范围的“乐器”所能局

限；琴乐也非一般所谓的“音乐”，真正的琴乐，是并不追

求旋律之优美，也不孜孜于节奏之合拍的。这在一千年

前的范仲淹就已提出了。

一个心忧天下的政治家，何止于琴？

其实，范仲淹的琴乐理论与他的政治观点是同频共

振的。他主张“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他认为“治乐同治

世，治乐尤治心”。他作诗“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

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

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其心灼灼。因而在他的为

政生涯中，他总是不断上书朝廷，希望校正时弊，但是屡

言屡贬。然而，无论仕途如何坎坷，他总能胸怀坦荡，自

适自安，因为他知道曲高则和寡，他相信自己“此心良可

歌”，希望与先辈，唐朝宰相范履冰那样，跟天地自然、古

琴、以及像尧舜一样的有德之人引为知己。

不出其然，他在睦州待了不到半年，便改任苏州知

州。第二年，因在苏州修建水利有功，被召回朝廷任尚

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升吏部员外郎、

权知开封府。可是后来因《百官图》一事得罪了丞相，出

为饶州（今江西鄱阳），那是他第三次遭贬。

四
生命就是一首悲欢交响曲。

这夜，失眠的范仲淹庆幸自己虽沉浮于宦海，但生

命中总有一些知音伴随，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彼此相知相

契，这足以填补生命中的缺憾和失意。他向来把与名士

交游、与知己论道、与隐士唱和看做人生的乐事。他曾

说过：“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

远方。”

躺在床上，他在心里默数着生命里的一个个琴中知

音，除青少年时期交游的王镐、周德宝、屈元应这几位研

道的琴友和恩师崔遵度及髙僧真上人外，还有处士唐异

和隐士林逋等人。

范仲淹曾问崔遵度，当朝还有谁与崔公志同道合，

谁的琴艺可与他比拟。崔说非唐异处士莫属。范仲淹

敬佩唐异的琴艺，更崇仰他“厌入市朝如海燕，可堪云水

属江鸥”的高洁。

枕着如水的月光，范仲淹继续回忆与唐异的交往。

他曾写信给唐处士，期望得到唐异的传授。在《与唐处

士书》中，范仲淹除了阐述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

等琴理外，还慨叹秦以后琴道散失，而他所在的大宋“皇

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宫故谕德”，他为自己寻到能学

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而唐异也敬重范仲淹，

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两人以文相通，以琴相友，最

终结成了知交。

范仲淹交友有自己的准则，那就是“惟德是依，因心

而友”。一个个人物从他眼前晃过，唐异是崔遵度推荐

给他的知交，他还十分钦慕当朝隐士林逋。

林逋比范仲淹大二十一岁，后人称他和靖先生。林

和靖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长大后，曾漫游江

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他隐居西湖孤山二

十年，终生不仕不娶，只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林和靖还喜欢琴，《青莲

舫琴雅》提道：“林和靖喜琴，每一鼓则二鹤起舞”。像鹤

一样，据说梅花对古琴音乐之美也有相当敏锐的感受，

古人说它“此花不独解语，更能知音”。林和靖有琴、鹤

与梅相伴，他的隐逸生活，许多人心向往之。

天圣三年（1025年）前后，范仲淹曾怀着仰慕的心情

给林逋寄赠过诗作。林逋回赠《送范寺丞》，诗中，林逋

把范仲淹比喻为汉代的司马相如和位卑敢于进谏的“仙

尉”梅福，流露出钦佩和期许。有了诗作往来后，在兴化

任职的范仲淹便几次去杭州孤山，即便《与人约访林处

士阻雨因寄》，还要再去，当他再访林逋时，正值孤山天

气放晴，草木葱笼，上岸后即见到“碧嶂浅深骄晚翠，白

云舒卷看春晴”。从冗杂的宦海来到明净的孤山，范仲

淹感到内心澄澈敞亮，仿佛“寻仙入翠屏”。那天，他们

一起抚琴饮酒论诗赏鹤，纵谈古今，忘了身在何处。

我曾数次去孤山，红色的“孤山”两字，“孤”字少了

一点。世人解释为孤山是西湖边的一个岛，是与白堤相

连的半岛，白堤连通了孤山和三潭印月，在孤山上可以

欣赏到西湖的美景，因而有孤山不孤之说。山上有座放

鹤亭。亭内的对联上写着“水青石出鱼可数，人去山空

鹤不归 ”，含义幽深，场景广阔。

想到与忘年交林逋在孤山上的交游，范仲淹的心从

秀峰白云绕的桐庐郡一下子就飞到了百里外的西子湖

畔。那真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时光啊。

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在桐庐郡这无眠的一夜，使

范仲淹对自己激扬的前半身和生命中的诸位知音来了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万千的思绪被桐庐郡的千山秀

水荡涤得不想问“千钟”了。

其实，范仲淹的知交琴友中，还有后来的僧人音乐

家日光大师。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由邓

州（今河南邓州市）移知杭州，这是范仲淹经历了抗敌西

夏的胜利，又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罢去参知政事

之职，知邓州三年后。这时，离他在邓州作《岳阳楼记》

已两年多时间。

范仲淹到杭州后，去天竺山寻访了一位已经十多年

不下山的故交，僧人音乐家日光大师，还听了他的演

奏。日光圆寂后，范仲淹践约为这位和尚作了一篇《天

竺山日观大师塔记》。在“塔记”中，范仲淹称赞日光大

师沉稳自如的音乐演奏：“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纎

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这是一流演奏家所

特有的风度。范仲淹的这篇“塔记”，实为借日光大师

“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进一步阐明自己“琴不以

艺观”的音乐理论。

由此，想到我平时练琴，徽位总是拿捏不到位，尤其

是十八、七九、七六、六二、五六等弦位，常有偏差，自然

很难奏出山泉泠泠般的琴音，为此老师曾教我用西画的

平面透视法来准确定位。可以想象，范仲淹平日操琴，

肯定受过日光大师的影响，他弹《履霜》曲，厚重而不粗

糙，轻灵而不虚飘，快速而不急促，迟缓而不松弛。同

时，范仲淹这篇塔记本身，也是一首旋律优美、韵味醇厚

的“天竺琴歌”。

五
神思悠游，走出近千年前的范仲淹郡所，我走进桐

庐县城的范仲淹纪念馆，我想寻找他的琴声。纪念馆背

靠平阳山，面朝富春江中心广场，整个场馆被绿树包围，

馆前粉色的睡莲清幽绽放。

馆内有范仲淹的生平介绍、少年时的求学经历及各

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励志故事，有他的诗文及研究他的各

种文集，还有自宋以来历朝名人、伟人对他的评价。宋

朝理学家朱熹称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明末清

初思想家王夫之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

四起四落，不改初心；倡导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

政”；使大西北得到长期稳固；发现并培育了大批青年学

人，为宋代学术鼎盛建立了功勋；革新文坛，诸多诗词歌

赋传颂至今。为官三十余载，范仲淹留下了众多的佳绩

美谈，宋史赞为“一代名士之臣”。然而，颇为缺憾的是，

没有范仲淹琴学理论的介绍。

其实，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范仲淹都有不同的感慨，

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写进他的诗词中，也弹进他的乐

曲中。记得国外一位神经学家这样概括音乐的作用：音

乐留在脑中的印记，要比其他所有的人类经历都要深。

这同样适用于古人，从这个层面说，范仲淹抚《履霜》，将

他人生的时间长度与思想的空间广度大大拉长拓宽，琴

就是他情感的最好宣泄。

对范仲淹来说，没有琴，人生与生活都是不完整

的。富春山白云悠悠，富春江碧水长东，范文正公琴心

可鉴，范履霜，琴心中饱含着的忧乐正时时洋溢。


